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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蓝色生死恋》上映前的一次聚会

上，许凯和孟美岐突然变得很感性，他

们举着酒杯，执意要敬王才涛，“导演，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都不是公司给您

首推的演员，是您把我们挑出来的。”

今年“情人节”登陆院线的爱情电

影《蓝色生死恋》是“富察傅恒”许凯、

“创造 101”C 位孟美岐、“水逆少女”赵

露思的银幕首秀。

若以三人现在的热度计算，同时

上一部戏的身价怎么也是千万级别，

而五年前，他们跟王才涛签下《蓝色生

死恋》合约时，所有演员的片酬加起来

不过 17万。

《蓝色生死恋》导演王才涛告诉记

者，这些年，被他选中的演员，后来爆

红的不下 10 个，他说，选演员没什么

“独家秘笈”，关键看三要素——“眼

神、气场和天赋”。

“锦鲤导演”

《蓝色生死恋》选角是 2014年的事

情，彼时，令许凯红遍全网的《延禧攻

略》还没开拍，孟美岐在练习生里，也

只是“靠边站”的小角色。二人在娱乐

圈默默无闻，连像样的代表作都没有。

许凯的经纪公司最早的打算是让

王才涛在张哲瀚、宋威龙或者米热当

中挑一个。

翻了一遍资料，王才涛的目光被

一个叫许凯的演员吸引了，“就是一种

感觉，我对他的外型‘一见钟情’”，王

才涛当即联系于正，要来许凯的视频

资料，次日，许凯从深圳赶到了北京参

加试戏。

王才涛回忆，除了看中许凯的外

形，更看上了他的天赋，“许凯属于有

天赋的演员”。

试戏的时候，王才涛给许凯规定

了一个情境——男生照顾醉酒的女

生，他希望，许凯把男生那种“想回避

但又不能回避时的游离、徘徊，想看又

不敢看，但不得不看的眼神”表现出

来。略加点拨，许凯就把这种感觉拿

捏得恰到好处。王才涛决定，让许凯

出演片中韩泰一角，也就是剧版元彬

的角色。

“有些演员，即使没演过戏，但是

自带气场”，王才涛说，孟美岐就是这

种演员。

当初，乐华拿来一批练习生的视

频，主推的几个女生，他一个都没看

上，反而觉得站在角落里了孟美岐很

特别，“怎么说呢，孟美岐就是自带气

场，我一见她，就认定她的气场能演欣

爱。”而剧版《蓝色生死恋》也是由气场

强大的韩彩英出演。

不仅在《蓝色生死恋》中，王才涛

“先知”般的选角眼光大爆发，早前，王

才涛就曾以 10 万元片酬定下过日后

大火的某一线女星出演喜剧电影，假

若当年那个项目没有“流产”，观众恐

怕还能在片尾的执行导演名单中，看

到某一线笑星的名字。

有网友打趣王才涛是“锦鲤导

演”，还建议他，“干脆别当导演了，应

该去炒股票”。王才涛说，选演员没什

么神秘的，挑演员是导演基本功的第

一课，他只是更认真了些。

对于网友的“建议”，王才涛笑言，

不排除未来开间经纪公司的可能，为

更多有潜力的新人铺路。

本土化的《蓝色生死恋》

还是戳了泪点

《蓝色生死恋》算是最早带起“韩

流”风潮的韩剧之一，十多年前在中国

开播时，风靡大江南北，无数少男少女

为恩熙、俊熙、韩泰、欣爱四人间的错

位命运和虐心恋情泪流满面。

改编这样一部超级 IP，王才涛考

虑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这个故事接中国

的“地气”？尤其是十多年后，年轻人

的爱情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让影片情

节更合理，王才涛花了许多时间，他

说，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把《蓝色生死

恋》拍成一部“架空的偶像剧”，他希

望，电影里的故事，看起来就像是发生

在现在的中国。

如果以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眼光

看，原剧中的一些设置确实显得不合

时宜。比如，恩熙跟俊熙分开后的这

些年，全家人谁都没有找过恩熙的设

计就不太合理，究竟是没找到？还是

根本没找？原剧没说，王才涛要把这

事儿说明白。

王才涛把两人设计成分别住在上

海和苏州，“这两个城市离得不远，苏

州对于上海来说，有点儿像是一个卫

星城市，但两者其实是跨省的，苏州是

江苏的。这样的话，如果恩熙一家躲

着俊熙一家，不愿意让他找到，是有可

能的。”与此同时，上海的现代感和都

市文化，也为影片提供了合理的想象。

这些情节在王才涛的手里变得更

加“中国化”，就连影片结局，王才涛都

拍了四个版本，最终，在保留经典的同

时，也传达出电影自身的态度，唯一不

变的是，电影版《蓝色生死恋》也在不

知不觉中，戳中了女生的泪点。

王才涛回忆，影片刚做完粗剪，他

就拿给影片投资人之一的安晓芬审

阅，这位电影界的“女强人”边看边摘

下眼镜擦泪。

电影上映后，许多女性观众被片

中的虐心情感打动，她们为《蓝色生死

恋》打下客观的分数，影片的网络评分

逐渐回升。

自掏100万去韩国买版权

《蓝色生死恋》的电影改编版权是

王才涛自己花钱从韩国公司手里买下

的，8 年前，他花了 100 万元。当时，电

影市场上还没有 IP 概念，王才涛买这

部剧的电影版权，大多为了却自己一

个心愿。

“我总觉着，《蓝色生死恋》弥漫着

一种深深的宿命感。被抱错的两个孩

子，因为家庭环境不同，导致了性格错

位，但他们又想与命运抗争，这东西很

东方”，王才涛说，自己的生活似乎也

一直被所谓的“宿命”裹挟，他不愿安

于命运的安排。

他记得，自己即将从北京电影学

院广告导演专业毕业的那一年，中国

电影还在低谷期，许多影院都被改成

了商场、洗浴中心、超市。

班主任谢飞问他，“毕业以后想做

什么？”王才涛回答的很干脆，“拍电

影！”。

大家都以为他疯了，因为他们毕

业的前一年，中国电影年票房只有 8.9
亿，有些电影导演都改行去拍广告，他

一个科班出身的广告导演不去拍广告

怎么偏往电影这个“火坑”里跳？

“我就是不想安于现状，我就是想

跟命运较个劲，大概我性格里天生就

有这种抗争的东西在吧”，王才涛说，

当时他就琢磨着，要是以后有机会拍

电影，改编《蓝色生死恋》算一个。

2009年，王才涛的处女作电影《四

个丘比特》上映，苏有朋担纲主演，200
多万的成本，得了 1000 多万票房，他

成了班上第一个拍上胶片电影的人。

此后，王才涛又相继执导了韩庚

主演的《第一大总统》，抗战影片《走过

雪山草地》，汇集了成龙等一百多位歌

唱家、演员的大型 MV《北京祝福你》

等。

《蓝色生死恋》是他的第 6 部院线

电影。项目 2014 年启动，到 2019 年影

片上映，王才涛把所有时间都搭在了

这部影片上。

“五年来，除了这个片子，我什么

都没干。说句玩笑话，圈里的人还以

为我死了呢！”王才涛有些无奈。

这五年，王才涛几乎遭遇了中国

导演可能遭遇的一切困境，在他的坚

持下，投资方最终同意启用全新人班

底，钱都花在了制作上，这也导致影片

临近上映时，再也拿不出多余的宣发

资金，所有宣发费加在一起，不超过

150 万元，这个数字，可能还比不上一

部纪录片的宣发费用。

宣发投入不足致使影片上映后的

场次空间急剧压缩，不少人为王才涛

鸣不平，可他觉着，一路走来艰辛固

然，但是当坐到电影院回头看时，仍有

几分欣慰在心中。

《蓝色生死恋》拿到通过令的第二

天，王才涛在自己微博上写下，“坚持

意志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精

神”，他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蓝色生死恋》导演王才涛：

选演员“秘笈”：
眼神、气场和天赋

宁浩一共买过两个 IP，一部《余

震》，一部《乡村教师》。

《余震》后来被冯小刚拍成了电

影《唐山大地震》，《乡村教师》被宁

浩用了 10 年时间拍成了《疯狂的外

星人》，黄渤、沈腾领衔主演。

正月十五前一天，影片票房突

破 20 亿元，成了宁浩导演电影里票

房最高的一部。然而，采访中的宁

浩刻意回避票房话题，他有点儿纳

闷儿，“大家怎么都在谈票房？都在

谈怎么拍票房会高？”他觉得，这是

赤裸裸的“对创作的干扰”，特别

没劲！

2009 年，买下《乡村教师》电影

改编权的宁浩 30出头，那些年，他带

着一帮人拍电影,感觉就“跟做游戏

一样”，特别开心。10 年后，宁浩回

首《疯狂的外星人》的创作历程，他

的总结却成了“特别痛苦”。他不明

白，拍电影怎么就变成了“产品管

理”？创作空间怎么就被压缩得越

来越少？似乎是为了跟“标准流程”

抗衡，宁浩遣散了已经进组的预览

团队，他说，“我就是不想拍这种爆

米花电影”。

宁浩的坚持，让他看起来不再

是个商业片导演，他会因为迟迟找

不到小说改编方向备受煎熬，会因

为编剧几次交出的剧本“太像好莱

坞”而难抑愤怒，他为了让国外特效

团队理解中国情感心力交瘁。他更

喜欢谈作品内核、价值，他喜欢原著

文体上的荒诞性，也被小说里使用

乡土文化对抗宇宙先进文明的创意

所吸引，最终，他把改编落脚于中国

文化，因为在他看来，这两者“本质

上是一件事”。他打算用中国的叙

事方式讲一个带有中国独特性的故

事，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这电影

拍出来，好莱坞没法翻拍”。

电影结尾，黄渤扮演的驯兽师

用一根香蕉“打败”外星人拯救地球

的 设 计 荒 诞 无 比 又 令 人 忍 俊 不

禁。在宁浩看来，荒诞主义是一面

镜子，就是让人类看看我们的自大

和荒谬。

影评人评价《疯狂的外星人》是

一部“作者电影”。宁浩说，我同意。

◎买过两个IP

一个拍了《唐山大地震》，

一个拍了《疯狂的外星人》

《中国电影报》：据说您9年前就

买了刘慈欣的小说版权？

宁浩：2009 年《无人区》拍完之

后，我就开始琢磨接下来拍什么。当

时，《电影世界》的编辑尚可说，有这

么一部小说。我看完之后，觉得很有

意思，就和公司说先买版权。以前我

没买过版权，我一共买过两个 IP 版

权，一个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原著

小说《余震》，另一个就是《乡村教

师》。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电影2017

年才开拍？

宁浩：我拍《黄金大劫案》之前，

已经在筹备《疯狂的外星人》了，当时

没有马上动手，因为总找不到方向。

我希望见一下刘慈欣。

《中国电影报》：找 不 到 改 编

方向？

宁浩：《乡村教师》的故事很抽

象，都是大概念，需要给他补人物进

去，当时我找不到补什么，如果直接

说故事，也不太满足，我希望电影拍

出来有特点。

◎“这电影拍出来，

好莱坞没法翻拍”

《中国电影报》：刘慈欣的那么多

小说里，怎么就看中了《乡村教师》？

宁浩：刘慈欣的小说写得特别

好，我也看过《三体》，但是版权当时

已经卖了，后来我提议做他的版权代

理，希望有靠谱的公司把小说搬上大

银幕。《乡村教师》的版权一直在我手

里，这小说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孩子

王”掉进了“星球大战”，两种类型的

冲突，有点儿《杀出黎明》的感觉。

《中国电影报》：也就是说，原作

本身的荒诞性让您产生了共鸣？

宁浩：《乡村教师》文体上的荒诞

性比较足，我一直觉得，荒诞的东西

比较特别。我对艺术的看法是，艺术

在于个性，得有自己的独特性，要是

没特点，大家就都一样了，艺术要是

都一样了，多没意思。

《中国电影报》：所以，影评人把

《疯狂的外星人》归类为“作者电影”，

您是认同的？

宁浩：我同意。所谓“作者电

影”，就是有自己独立的态度。

《中国电影报》：您在《疯狂的外

星人》中，最想表明的是什么态度？

宁浩：对《疯狂的外星人》，我当

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这电影拍出来，

好莱坞没法翻拍”。也就是说，美学

上，你得保持自己的个性，举个例子，

唐诗优美，但没办法翻译。

◎改编落在中国文化上

《中国电影报》：电影上映前，编剧

孙小杭在一个电影沙龙上坦言，《疯狂

的外星人》剧本写作是一个漫长而痛

苦的过程，期间，为了减压，写了《心花

路放》。后来又有报道说，《疯狂的外

星人》“写残”了好几个编剧。为什么

这部戏的剧本会写得这么难？

宁浩：一直以来，大家脑子里的

科幻电影只有好莱坞，容易被好莱坞

的套路套住。而好莱坞电影都是概

念，就容易用概念套概念。最开始编

剧写出来的版本，有点儿好莱坞，但

我就是不想“像好莱坞”。

好莱坞的叙事体带有意识形态，

讲故事本身的技巧和不同的文化叠

加，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故事。就像

《少年派》，要是把派换成一个中国小

孩儿，你说他能举起榔头不砸下去

吗？不砸就不是中国小孩儿了，中国

传颂的是“武松打虎”。但如果砸下

去，故事就会发生转向，就变成了老

虎与人的斗争。特定的民族性会发

展为特定的故事走向。我想讲一个

带有中国独特性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其实，真正难的

是找到表达这种独特性的叙事方

法吧？

宁浩：确实是。要找到一个特别

的叙事方法。比如中国的杂耍文化、

酒文化，光找到门不行，还要知道故

事接下来的走向。

在找故事独特性的时候发现，军

事、科技领域我不太懂，但中国文化

绝对是可以自信的，我们有5000年文

化。《乡村教师》的内核也有一种用乡

土文化对宇宙先进文明的荒诞，这就

是最有价值的。

我对原著唯一不满足的是用“牛

顿三定律”拯救了世界，为什么一定

是“牛顿三定律”呢？怎么就不能是

中国人发现的什么定理呢？作为小

说，刘慈欣在意的是科学性，我们的

改编落在了中国文化上，本质上是一

件事。

◎要荒诞

《中国电影报》：创作剧本的时

候，考虑过保留原著人物吗？

宁浩：没有。就是要他的荒诞

性，比如结尾黄渤用香蕉打败外星

人，就是荒诞性的体现。

《中国电影报》：看到这个结尾，

总感觉您有话要说，是想表达什么？

宁浩：荒诞主义是一面镜子，它

本身不解决问题，就是让你看看世界

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看看

我们是不是很自大、很荒谬。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对世界如

此悲观？

宁浩：这个世界很值得乐观吗？

人类是没有意义的存在，没有太大的

价值。人类是智慧产生的 1.0 版，是

过渡产品，很快就会被淘汰。你看，

恐龙生存了一两亿年，而人类不过百

万年。人类无需自大，以目前的加速

度看，很快就会消失。人类这种生物

介质非常临时，最终会被能量体的东

西替代。我不对意义抱有太大的信

念，“凑合活下去”吧。

◎不是商业片导演

《中国电影报》：电影的笑点大多

集中在“小外星人”身上，而非黄渤和

沈腾身上，这一点还比较意外。

宁浩：是搭起来的，他们三个搭

起来才有笑点。

《中国电影报》：做这个外星人的

时 候 ，听 说 跟 外 国 公 司 沟 通 非 常

麻烦？

宁浩：和不同文化的人沟通，他

们只能理解逻辑，情绪上特别难沟

通。比如表现猴子像泼妇一样的状

态，老外特别不理解，这种情绪在他

们那没有。我给他们讲泼妇什么状

态，找视频给他们看，他们惊呆了说，

“她怎么了？”

他们的世界相对简单，在他们的

文化系统中，发牢骚只有“My God”，
到不了癫狂的程度。比如我说，外星

人吃火锅时候的情绪，要“笑里藏

刀”，表面上并没有很大的情绪起伏，

但眼神里有威胁。但他们的理解，要

么只有威胁，要么只有平静，很难拿

捏到“笑里藏刀”的部分。

这些都是东方文明特有的。所

以做小外星人的时候，不断模拟、测

试，哪怕是眼睛大小、每个细微的表

情，都要指导得很细致。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遣散了前

期特效团队？

宁浩：我只是撤销了预览团队，

预览团队就是做分镜头和模拟效果

的，我不想拍“爆米花”电影，不想拍

这种流程的电影。预览团队规定了

镜头，导演就指导演员演戏，镜头由

预览团队来敲定，我觉得，这样不

行。工业与创作之间是有冲突的，传

统方法能最大保障导演控制整个镜

头语言的核心，电影最重要的还是镜

头语言。

《中国电影报》：感觉您不像个商

业片导演了。

宁浩：我从来都不是商业片

导演。

《中国电影报》：怎么看现在大家

对影片的评价？

宁浩：好与不好其实不是别人说

的，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对我来

说，这是一部好电影。

◎创作这件事，现在挺没劲

《中国电影报》：拍《疯狂的外星

人》时，考虑过票房吗？

宁浩：没有。我觉得制作压力很

大，票房压力没太多。

《中国电影报》：您团队的人说，

您是一个“严肃而痛苦的导演”，进入

创作状态就会“郁郁寡欢”，是真

的吗？

宁浩：对。现在给创作留的空间

越来越少，大多电影是产品管理，不

是从创作人的视角拍一个东西。

拍《疯狂的外星人》的过程，我特

别痛苦。就像你刚才说的，会有票

房，会有很多别的诉求，这个行业确

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我们拍

《疯狂的石头》，都是一帮理想主义

者，大家很热情，像做游戏一样。现

在各个部门好像都在赶，赶紧拍完，

因为后面还有“别的活儿”。大家都

在谈，怎么拍票房会高，我觉得，这是

对创作的干扰。创作这件事，现在挺

没劲的。

《中国电影报》：那以后还拍电影吗？

宁浩：除了一部庆祝新中国70周

年的短片，短期内不会有其他导演作

品。生命有很多体验，不能都交给电

影，未来，我想把更多把时间留给

自己。

专访《疯狂的外星人》宁浩：

我从来不是商业导演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李霆钧


